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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词的演唱形式考述

张　鸣

内容提要　在宋代，曲子词作为音乐文学，最有活力的传播方式就是唱和听。一篇完整的词，

应是“乐、辞、唱”统一的整体，离开演唱就谈不上其艺术内容的完整表现。宋代，曲子词

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规模不一，演唱程序也各不相同。比较常见的，有小唱、群唱（群讴、

合唱）、歌舞演唱等几种形式。其中小唱最为普遍，从市井勾栏瓦舍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

宴会、官府宴会、士大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几种形式相比，群唱和歌

舞演唱形式，更多用于娱乐、仪式、社交、应酬的场合，其目的主要是娱乐；小唱则除娱乐、

应酬等目的之外，涉及较多抒情因素，有更好的抒情效果，更能充分发挥歌词作品的抒情作

用。在宋代，唱词成为社会各阶层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歌词演唱的需要，大大促进了词的

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如果离开“唱”这一环节，词的创作兴盛的现象就不大容易解释。因此，

研究词史，就不能不研究“唱”。

关键词　宋词　演唱形式　小唱　群唱　歌舞演唱

序　　说

唐宋词作为一种音乐文学，其艺术内容的构成，主要有三个要素：音乐、文辞和演唱。一首词的

艺术效果，固然可以通过文辞阅读去实现，但脱离音乐和演唱，毕竟是不完全的。就词的写作和艺术

功能的实现过程而言，是先有乐曲，再倚声填词，然后付之歌唱。因此，可以说乐曲是一首词的基础，

文辞是作品的核心，是基于乐曲的创作，而演唱则可以看作是基于乐曲和文辞的二度创作，是对乐曲

和文辞的再度诠释。演唱水平的优劣高下，是直接关系到一首词的艺术表现力能不能得到充分发挥的

重要因素；而演唱的风格，甚至可以引导歌词写作的风格倾向 。

宋人俞文豹《吹剑续录》记载，苏轼问一个善歌的幕下士：“我词比柳词何如？”那人答道：“柳

郎中词，只好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拍板唱‘杨柳外（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

唱‘大江东去’。” 在这个著名的故事中，这位善歌之士对苏、柳词差别的判断，最值得关注之处

在于，不同风格的词，要由不同的歌者以不同的方式唱。很显然，词的“唱”被放在了关键的地位，

可见宋人对于“唱”的重视。可以说，在宋代，曲子词作为音乐文学，最有活力的传播方式就是唱

和听。一篇完整的曲子词，应是“乐、辞、唱”统一的整体，离开演唱就谈不上其艺术内容的完整

表现。

讨论词的演唱，首先应该区别歌法和演唱形式，不宜笼统对待。词的歌法，主要指词的具体唱法，

怎么发声、怎么吐字等技巧和方法，涉及专门的音乐艺术问题，这方面的文献记载往往比较笼统，尤

①　关于演唱风格如何影响唐宋词文学风格的问题，拟另文讨论。

②　《说郛》卷二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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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缺少音响资料，限于学识，这里暂不涉及 ，本文只侧重考察曲子词的演唱形式。当然，这里所

说的演唱，主要指词的演艺性歌唱，不包括个人自娱性歌唱。

宋代曲子词的演唱形式，多种多样，规模不一，演唱程序也各不相同。谢桃坊先生《宋词演唱考

略》 一文把宋词演唱按三种情形分类，一是宫廷朝会、圣节、曲宴合乐中的唱词部分，一般规模较

大，由教坊担当。二是贵族士大夫家中的家宴演唱 。三是一般的小唱，清唱小词，执拍板伴奏。谢

氏认为小唱是最为普遍常见的形式，甚是 。不过谢先生的分类前两项是演唱场合，后一项是演唱形

式，这样分类并不合理，首先是标准不统一，其次这样分类并不能完全反映宋词演唱的情况。实际上，

在宋代，无论宫廷宴会合乐、官府迎来送往和节序庆典宴会、士人家庭宴会，还是士大夫的雅集结社、

宴会娱宾，以至市井勾栏瓦舍的商业演出，各种场合，都有小唱的表演。因此演唱场合和演唱形式最

好分开看。以演唱形式分类应该较为合理。

如果从形式上看，宋代词的演唱，比较常见的，大致上可以分为小唱、群唱（群讴、合唱、齐唱）、

歌舞演唱等几种情形，分别缕述如下。

一　小　　唱

耐得翁《都城纪胜》云：“小唱，谓执板唱慢曲、曲破，大率重起轻杀，故曰浅斟低唱。” 张炎《词源》

下“音谱”云：“惟慢曲、引、近则不同，名曰小唱，须得声字清圆。以哑筚篥合之，其音甚正，箫则

弗及也。” 这种演唱一般是歌者一人执拍板清唱，有的也用若干简单乐器如筚篥、琵琶、箫、笙、方

响等伴奏 。歌者有男有女，但以女性为主，宋人且以女性演唱为本色 。

①　关于词的歌法，参沈括《梦溪笔谈》卷五：“古之善歌者有语，谓当使‘声中无字，字中有声’。凡曲止是一声

清浊高下如萦缕耳，字则有喉唇齿舌等音不同，当使字字举本皆轻圆，悉融入声中，令转换处无磊磈，此谓‘声中无字’，

古人谓之‘如贯珠’，今谓之‘善过度’是也。如宫中字，而曲合用商声，则能转宫为商歌之，此‘字中有声’也。善

歌者谓之‘内里声’。不善歌者，声无抑扬，谓之‘念曲’；声无含韫，谓之‘叫曲’。”又张炎《词源》上卷保存之《讴

曲旨要》歌诀八首是研究歌法的重要文献，可惜解读比较困难。参近人蔡桢《词源疏证》和赵尊岳《玉田生讴歌要旨八

首解笺》、饶宗颐《玉田讴歌八首字诂》两文（均见《词学》第二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3 年出版）。不过，因资

料限制、尤其是缺少音响资料，诸家的解读难说真正圆通，还有许多问题无法解决。另元人燕南芝庵的《唱论》虽是元

代史料，主要针对唱曲，但也有一些内容和唱词有关，词曲都是歌唱艺术，虽有区别，但也有一脉相承之处，可以参看。

周贻白有《唱论校注》，可惜有的内容仍是不大清楚。

②　收入谢桃坊著《宋词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9 年版。

③  编辑于雍熙三年（986）的《家宴集》五卷就是为家宴应歌而编的唱本，可证宋代家宴唱词的盛行。

④ 王兆鹏《歌妓唱词及其影响》一文也认为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见《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湖北

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130 页）。

⑤　中国商业出版社 1982 年版。

⑥ 《词话丛编》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

⑦　关于唱词的伴奏乐器，参见苏轼《水调歌头》（昵昵儿女语）小序：“建安章质夫家善琵琶者，乞为歌词。”知

此是为琵琶曲所作之词。又姜夔《过垂虹》诗：“自做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姜夔《角招》小序：“予每自度曲，

吹洞箫，商卿辄歌而和之。”姜夔《凄凉犯》小序：“予归行都，以此曲示国工田正德，使以哑筚篥吹之，其韵极美。” 

吴文英《还京乐》，小序：“友人泛湖，命乐工以筝、笙、琵琶、方响迭奏。”（小唱的具体演唱情形参看本文附图河南白

沙宋墓壁画《小唱图》，转引自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东方出版社 1999 年版）

⑧　苏门六君子之一的李廌有一首《品令》词，调侃一位擅长唱词的老翁：“唱歌须是，玉人檀口，皓齿冰肤。意传心事，

语娇声颤，字如贯珠。    老翁虽是解歌，无奈雪鬓霜须。大家且道，是伊模样，怎如念奴？”虽玩笑诙谐，却反映了一

种普遍的观念。南宋刘克庄《翁应星乐府序》说：“长短句当使雪儿、啭春莺辈可歌，方是本色。”（《后村先生大全集》卷

九七）王炎《双溪诗余自序》也说，词的歌唱，如果“非朱唇皓齿，无以发其要妙之声”。到南宋末年，吴自牧《梦粱录》

卷二○记述杭州唱词风习仍是：“但唱令曲小词，须是声音软美。”这种以软美的女声歌唱为本色的风气，对宋词的艺术风

格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宋人王灼《碧鸡漫志》卷一说：“今人独重女音，不复问能否。而士大夫所作歌词，亦尚婉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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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唱”是宋代最普遍的演唱形式，从市井勾栏瓦舍的商业表演到皇家宫廷宴会、官府宴会、士大

夫雅集宴会，以至于士人家宴，无不采用。

《东京梦华录》卷五记载京瓦伎艺有“小唱李师师、徐婆惜、封宜奴、孙三四等，诚其角者” ，

这都是擅长“小唱”的著名歌妓。又《东京梦华录》卷二“东南楼街巷”载汴京城中瓦市：“瓦中多有

卖药、卖卦、喝故衣、探博、饮食、剃剪、纸画、令曲之类。” 这里的“令曲”当指小唱歌词的唱本，

结合卷五“小唱李师师”条看，可见“小唱” 这种唱词形式大受听众欢迎，在勾栏伎艺表演中占有重

要的位置，商业性质也非常鲜明。

“小唱”不仅在市井勾栏中流行，还是官府迎来送往宴会上主要的演唱形式。官妓唱词侑觞，是宋

代官府宴会的主要节目，见于各种史料的记载很多。如陈师道《后山谈丛》卷三载：“文元贾公，居守

北都（北京大名府），欧阳永叔使北还，公预戒官妓办词以劝酒，妓唯唯。复使都厅召喻之，妓亦唯唯。

公怪叹，以为山野。既燕，妓奉觞，歌以为寿，永叔把盏侧听，每为引满。公复怪之，召问，所歌皆

其词也。” 唱欧阳修词为欧阳修本人劝酒，当然有很好的效果，这位官妓的确很聪明。从具体情形看，

其演唱形式也是“小唱”。

至于一般家宴的“小唱”情形，可参看附图河南白沙宋墓壁画《小唱图》 。

河南白沙宋墓壁画《小唱图》

这幅壁画刻画了宋代士人家宴唱词的场面，夫妻对坐，左二执拍板者为唱词的歌伎。这是了解宋

代士人家宴唱词最为直观的材料。

除了市井勾栏、官府和家庭宴会，宫廷中大型宴会合乐演出中的歌词演唱，由“歌板色”一名承担，

应该也是“小唱”形式。

《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北宋天宁节宫廷宴会（徽宗寿辰赐宴）

整套乐舞表演的程序和节目，场面宏大，内容丰富，以大曲和队舞表演为主，其表演的基本程序是以

皇帝进酒和赐酒为顺序，每一盏酒，即有歌舞或杂剧、百戏的表演。“第一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中

腔》一遍讫，先笙与箫、笛各一管和，又一遍，众乐齐举，独闻歌者之声。宰臣酒，乐部起《倾杯》。……

第二盏，御酒，歌板色唱如前。宰臣酒，慢曲子。”如此依次递进，一共九盏，即有九段表演，在杂剧、

百戏表演和乐器演奏中穿插的唱词节目是：“第六盏，御酒，笙起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第七盏，

①　《东京梦华录》卷五，邓之诚校注，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132 页。

②　《东京梦华录》卷二，第 66 页。

③　《后山谈丛》卷三，中华书局 2007 年版，第 44 页。

④　转引自吴钊《追寻逝去的音乐踪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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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第八盏，御酒，歌板色一名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

第九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慢曲子。……” 显然，这种宫廷宴会上由“歌板色”一名唱“慢曲子”，

其形式也是“小唱”。

南宋的宫廷宴会乐舞，继承了北宋的制度。吴自牧《梦粱录》卷三“宰执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

条记载，南宋宫廷宴会（谢太后生日赐宴）乐舞表演情形，与 《东京梦华录》所载表演节目稍有不同，

而演出程序则大同小异，演出同样共有九段，每段或歌舞、或百戏，“第一盏，进御酒，歌板色一名唱

《中腔》一遍讫”；“第八盏，进御酒，歌板色长唱《踏歌》。宰臣酒，慢曲子”；第九盏，表演内容与《东

京梦华录》所载也基本相同，只是“慢曲子”只唱一首 。

此外，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一“圣节”条记载的南宋百官入宫内上寿的宴会乐舞程序与以上不同，

全部表演乐舞只有三段，表演节目也简单得多，但词的演唱仍是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盏，送御酒，歌

板色唱《祝尧龄》。……第二盏，赐御酒，歌板起《中腔》。……第三盏，歌板唱《踏歌》。”

以上可见，北宋、南宋宫廷宴会的歌词演唱，都是大型合乐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种由教坊“歌

板色”一名执拍板歌唱的形式，与一般“小唱”并无根本的区别。

又《武林旧事》卷八“皇后归谒家庙赐筵乐次”一节，记载宋度宗皇后归谒家庙时宴会上的唱词表演，

在“歇坐”之后的一组演唱中，有的节目还特别注明了用“小唱”的形式：

皇后归谒家庙（用咸淳全后例）赐筵乐次：……○歇坐。第一盏，觱篥合，小唱《帘外花》。

第二盏，琵琶独弹《寿无疆》。第三盏，筝琶、方响合，《双双燕》神曲。第四盏，唱赚。第五盏，

鼓板、觱篥合，小唱《舞杨花》。○再坐……

《帘外花》和《舞杨花》两篇，特别注明了用“小唱”方式演唱。《帘外花》词调，今存否不详。《舞杨花》

词调则为宋高宗亲制，康与之填词，是一首慢词作品 。这是皇家大型宴会上同样使用“小唱”形式

的最直接证据。

宋代宫廷中还有各种小型宴会，在这类场合，唱词是重要的节目，形式上也多是“小唱”。胡铨的《经

筵玉音问答》 提供了这方面的重要材料。《经筵玉音问答》详细记录了宋孝宗在宫中举行的一次小型

酒宴的过程，对了解宋代宫廷的“小唱”很有帮助，节录如下：

隆兴元年癸未岁，五月三日晚，侍上于后殿之内阁……时将日暮，上唤内侍兰香燃金花烛二炬，

又唤玉梅取扇。上谓予曰：“今夕热，寝宫逼窄，不若中书卿所卧处凉。”予答曰：“中书固多凉处，

然臣老病之躯，必择暖处方可睡，幸所寝处有两槐树，终夕可以不扇，但恐砌蛩聒耳可恶。”旨唤

内侍厨司满头花办酒，上坐于中，御七宝交椅，绣龙曲屏风，旨以青玉团椅兀赐予坐于东向之侧。

旨谓宦子王隆曰：“胡侍读年老，岂可无椅坐者。”乃入内取通朱螺钿屏风至，旨谓予曰：“此乃朕

向来普安邸太上所赐物也。”

上御玉荷杯，予用金鸭杯。初盏，上自取酒，令潘妃唱《贺新郎》，旨令兰香执上所饮玉荷杯，

上注酒，顾余曰：“《贺新郎》者，朕自贺得卿也，酌以玉杯者，示朕饮食与卿同器也，此酒当满饮。”

①　《东京梦华录》卷九，第 220—222 页。

②③　《知不足斋丛书》本。

④　见宋张端义《贵耳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卷下：“慈宁殿赏牡丹，时椒房受册，三殿极欢，上洞达音律，自制曲，

赐名《舞杨花》，停觞命小臣赋词，俾贵人歌以侑玉卮为寿，左右皆呼万岁。词云：‘牡丹半坼初经雨，雕槛翠幕朝阳。

娇困倚东风，羞谢了群芳。洗烟凝露向清晓，步瑶台、月底霓裳。轻笑淡拂宫黄。浅拟飞燕新妆。　　杨柳啼鸦昼永，

正秋千庭馆，风絮池塘。三十六宫，簪艳粉浓香。慈宁玉殿庆清赏，占东君、谁比花王。良夜万烛荧煌。影里留住年光。’

此词载康与之乐府，或与之应制拟作也。”

⑤　全文见清道光十三年刻本《胡澹庵先生文集》卷八，《全宋文》卷四三一九据以收录。又《知不足斋丛书》、《笔

记小说大观》有单刻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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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乃拜谢，上自以手扶，谓予曰：“朕与卿，老君臣，一家人也，切不必事虚礼。”《贺新郎》有所

谓“相见了，又重午”句，旨谓予曰：“不数日矣。”又有所谓“荆江旧俗今如故”之说，上亲手

拍予背曰：“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实祖宗天地留卿以辅朕也。”予忽流

涕答曰：“小臣三迁岭海，命出虎口，岂期今日再见天日！”上亦抆泪曰：“卿被罪许久，可谓无辜，

天下知之，不在多说。”乃就座，食两味八宝羹。……

次盏，予执尊立于上前曰：“臣岭海残生，误蒙知遇，天诏俾之还乡足矣，复赐之录用，宠矣。

今乃赐之以百世之恩，真小臣万载之幸。前杯已误天手赐之酒矣，但礼有施报，小臣固不当以草

茆之语上渎神聪。适面奉玉音 ，有君臣相聚一堂之说，不避万死，辄奉玉卮，一则以上陛下万

岁之寿，二则以谢陛下赐酌百世之恩，三则以见小臣犬马之报。”乃执尊再拜酌酒。上再三令免拜，

亦且微揖。潘妃执玉荷杯，唱《万年欢》，此词乃仁宗亲制。上饮讫，自执尊坐，谓予曰：“礼有施报，

乃卿所言。” 予再三辞避，蒙旨再三劝勉，上乃亲唱一曲，名《喜迁莺》，以酌酒。且谓余曰：“梅

霖 初歇，惜乎无雨。”予乃恭揖，饮讫，各就座。上谓余曰：“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

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间，被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幸勿嫌。” 予答曰：

“方今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政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有时。”上答曰：“卿顷霎不忘君，真忠臣

也，虽汉之董、汲，唐之房、魏，不过是也。”食两味：鼎煮羊羔，胡椒醋子鱼。……

次盏，蒙旨潘妃取玉龙盏至，又令兰香取明州虾 至，特旨令妃劝予酒，予再辞不获。上旨谓妃曰：

“胡侍读能饮，可满酌。”歌《聚明良》一曲。上抚掌大笑曰：“此词甚佳，正惬朕意。”上又谓予曰：

“此妃甚贤，虽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妇人，即唱劝酒事便可见矣。”上又令妃酌酒，上饮讫，谓予

曰：“卿可酌一杯，以回妃酒。”予曰：“内外事殊，小臣今夕蒙恩如此，使臣杀身以报陛下则所当然，

欲使臣酌酒以回妃则不可，臣恐明日朝臣议臣之非。”上乃拱手答曰：“朕知卿此心忠直，通于神明，

此朕之误言也。”予遂又取酒再拜劝，上跃然满饮之，又自取酒亲酌赐予。……

胡铨在宋高宗绍兴八年（1138）上书反对和议，乞斩秦桧，得罪朝廷，“谪监广州都盐仓，改签书威

武军判官事” 。绍兴十二年又被除名编管新州 。 绍兴十八年（1148）再贬海南吉阳军，直到绍兴

二十六年秦桧死，才从海南放还。隆兴元年（1163），宋孝宗即位，重新起用胡铨，除知饶州，召至行在所，

随即任为秘书少监，擢起居郎，兼侍读学士等 。宋孝宗初即位时有志收复失地，胡铨作为主战派的

代表人物，受到特别重视。隆兴元年五月，宋孝宗初即位不久，就在宫中举行酒宴款待胡铨，以表示

格外的恩遇，胡铨因此十分感动，便写了这篇《经筵玉音问答》记载经过。文中透露了宋代宫中酒宴

唱词的许多有趣情节，以下几点值得特别注意：

第一，皇妃甚至皇帝本人亲自唱词为臣下劝酒，可见宫廷和民间的唱词侑酒并无两样。孝宗侍太

上（高宗）宴时，“被旨令唱”，可见宫中后妃、皇帝、太子唱词乃是十分普遍的情形。

①　玉音：《全宋文》卷四三一九作“玉旨”，据《知不足斋丛书》本《经筵玉音问答》校改。

②　梅霖：《全宋文》卷四三一九作“梅林”，据《知不足斋丛书》本《经筵玉音问答》校改。黄裳《喜迁莺》词亦作“梅

霖”（见《全宋词》，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378 页）。

③　见《全宋文》卷四三一九。引文据《知不足斋丛书》本《经筵玉音问答》校正。徐 《词苑丛谈》卷六“纪事”

节引《玉音问答》删改较多，不足凭据。《词苑丛谈》于此条后附王士禛《读宋胡忠简公经筵问答》绝句两首，其一云：“玉

荷杯内酌流霞，宫漏无声江月斜。亲听君王歌一曲，南屏钟动柳啼鸦。”可参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3 页）。

④　杨万里《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八，中华

书局 2007 年版，第 4500 页。

⑤　《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六绍兴十二年七月癸巳：“诏（胡）铨除名，新州编管。”王明清《挥麈录·后录》

卷一○：“至壬戌岁（1142）……秦讽台臣论其前言弗效，诏除名勒停，送新州编管。”

⑥　杨万里《宋故资政殿学士朝议大夫致仕赐紫金鱼袋赠通议大夫胡公行状》，《杨万里集笺校》卷一一八，第

450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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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盏胡铨进酒，不唱，只有一段祝酒辞，大约是不会唱，因此是由潘妃唱仁宗亲制《万年欢》

祝酒。说明进酒劝酒时一般都要唱词才合礼数，自己不唱则由歌者代唱。

第三，可见一般小型酒宴劝酒唱词的程序，虽简略，但与《东京梦华录》、《武林旧事》等书记载

宫廷大型宴会时程序略微类似，每次劝酒时都须唱词。

第四，透露了宋仁宗所作歌词直到南宋还在宫中演唱的消息。仁宗度曲作词，史有明载，据《宋史·乐

志十七》，“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廷多用之”。胡铨

所记又是明证。《高丽史·乐志》所载北宋词有《万年欢》慢词四首，不知有没有宋仁宗的这首作品 。

第五，关于劝酒歌词的选择，也很值得注意。酒宴初盏，宋孝宗令潘妃所唱《贺新郎》，是南宋初

词人甄龙友所作，词云：

思远楼前路。望平堤、十里湖光，画船无数。绿盖盈盈红粉面，叶底荷花解语。斗巧结、同心双缕。

尚有经年离别恨，一丝丝、总是相思处。相见也，又重午。　　清江旧事传荆楚。叹人情、千载

如新，尚沉菰黍。且尽尊前今日醉，谁肯独醒吊古。泛几盏、菖蒲绿醑。两两龙舟争竞渡，奈珠帘、

暮卷西山雨。看未足，怎归去。

酒宴次盏由宋孝宗亲唱的《喜迁莺》词，则是北宋末黄裳所作，题为《端午泛湖》，词云：

梅霖初歇。乍绛蕊海榴，争开时节。角黍包金，香蒲切玉，是处玳筵罗列。斗巧尽输少年，

玉腕彩丝双结。舣彩舫，看龙舟两两，波心齐发。　　奇绝。难画处，激起浪花，飞作湖间雪。

画鼓喧雷，红旗闪电，夺罢锦标方彻。望中水天日暮，犹见朱帘高揭。归棹晚，载荷花十里，一

钩新月。

可以说，这两首词都是宋孝宗亲自挑选的。从词的内容和宋孝宗的解释看，酒宴小唱，选择什么歌词，

大有讲究。这次宴会，时间是五月初三，端午节前两天，甄龙友的《贺新郎》和黄裳的《喜迁莺》都

是咏端午的节令歌词。《贺新郎》有“相见了，又重午”之句，故宋孝宗对胡铨说：过不了几天就是端

午了。《喜迁莺》首句“梅霖初歇”写端午节季候，宋孝宗唱此词时虽临近五月端午，但时节无雨，因

此唱这首词就稍嫌不够对景，故宋孝宗要表示“惜乎无雨”。这都说明选择歌词作品不仅要时间、节令、

情景相合，而且季候特点也应一一相合才算完美。此外，宋孝宗解释选唱《贺新郎》的用意是：“朕自

贺得卿也。”显然和词调名的寓意有关，而此词又有“荆江旧俗今如故”之句，表现纪念屈原的习俗在

民间依然如故，宋孝宗于是对胡铨说：“卿流落海岛二十余年，得不为屈原之葬鱼腹者，实祖宗天地留

卿以辅朕也。”可见特定场合的“小唱”，借他人的作品表达自己的意思，还要选择具有特别的针对性

的歌词。最值得注意的是，最后潘妃歌《聚明良》一曲为胡铨劝酒，宋孝宗抚掌大笑说：“此词甚佳，

正惬朕意。”又说：“此妃甚贤，虽待之以恩，然不至如他妇人，即唱劝酒事便可见矣。”为什么潘妃唱

《聚明良》词，宋孝宗会非常满意，且对潘妃如此赞赏有加？到底《聚明良》是一首什么作品，什么内

容？因此词今已不存，详情无法得知，不过，从此词的调名可以大致推知一些特别的意思。关键在“聚

①　《万年欢》是北宋教坊所奏十八调四十大曲之一，见《宋史·乐志》。吴熊和先生说《高丽史·乐志》保存的《万年欢》，

乃是一组大曲曲词（见《吴熊和词学论集》，杭州大学出版社 1999 年版，第 41 页）。但潘妃唱《万年欢》，显然是小唱形式，

必非大曲可知。《宋史·乐志十七》所谓“仁宗洞晓音律，每禁中度曲，以赐教坊，或命教坊使撰进，凡五十四曲，朝

廷多用之”的记载，并未说明是大曲还是一般小词，当也包含一般小词在内。又《宋史·乐志十七》载，“真宗不喜郑声，

而或为杂词，未尝宣布于外”。又据上引张端义《贵耳集》卷下载宋高宗洞达音律，曾自制《舞杨花》词调。可见宋代

皇帝制曲填词，是比较普遍的事。

②　甄龙友，字云卿，永嘉（今浙江温州）人，迁居乐清（今属浙江）。高宗绍兴二十四年（1154）进士。《贺新郎》

词见《全宋词》，中华书局 1965 年版，第 1560 页。

③　黄裳（1044—1130），字勉仲，延平（今福建南平）人，神宗元丰五年（1082）进士。《喜迁莺·端午泛湖》词

见《全宋词》，第 37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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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良”的“明良”一语。此语当出自《尚书·皋陶谟》：“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

哉！’”这里的“元首”指帝王，“股肱”指大臣。“明良”即谓君明臣良之意。宋孝宗与胡铨正是一君

一臣，潘妃唱《聚明良》词以酌酒，不仅非常切合当时情景，而且借以表达了歌颂君明臣良之意，难

怪宋孝宗如此满意，如此赞赏 。

第六，宋孝宗亲唱《喜迁莺》给胡铨劝酒之后，对胡铨说：“朕昨苦嗽，声音稍涩。朕每在宫，

不妄作此，只是侍太上宴间，被旨令唱，今夕与卿相会，朕意甚欢，故作此乐，卿幸勿嫌。”胡铨答曰：

“方今太上退闲，陛下御宇，政当勉志恢复，然此乐亦当有时。”宋孝宗答曰：“卿顷霎不忘君，真忠

臣也，虽汉之董、汲，唐之房、魏，不过是也。”这一段应答，透露了宋代上层人物对词的微妙态度，

一方面以此表示对大臣的恩遇，另一方面则要做辩解，害怕引起误会，这是从皇帝到士大夫对词的

典型看法，偶尔为之作为一时的娱乐手段是可以的，但不能沉溺于其中。宋孝宗的辩解和胡铨的回

答都十分有趣 ，典型地体现了社会上层站在主流文化立场上对曲子词的复杂心理。

总之，《经筵玉音问答》的这段记载，对考察宋词“小唱”的具体情形，是不可多 得的材料。

二　群　　唱

宋人唱词，又有多人合唱的形式，宋代文献多称为“群唱”，又称“群讴”、“合唱”、“齐唱”等等。

“群唱”，如冯取洽《沁园春》：“难忘处，是阳春一曲，群唱尊前。”蒋捷《大圣乐》：“更听得，艳

拍流星，慢唱寿词初了，群唱莲歌。”又王明清《玉照新志》卷四：“李汉老邴，少年日作《汉宫春》词，

脍炙人口。所谓‘问玉堂何似，茅舍疏篱’者是也。政和间，自书省丁忧归山东，服终造朝，举国无

与立谈者。方怅怅无计，时王黼为首相，忽遣人招至东阁，开宴，延之上座，出家姬数十人，皆绝色

也。汉老惘然莫晓。酒半，群唱是词以侑觞，汉老私切自欣，大醉而归。又数日，有馆阁之命，不数

年，遂入翰苑。” 这是权贵家中数十人的“群唱”。又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载，景定二年（1261）

四月九日，储皇生辰，宋理宗令陈郁“述《宝鼎儿》，俾本宫内人群唱为寿，上称得体” 。这是宫中

庆寿的“群唱”。

“群讴”的说法，亦见陈世崇《随隐漫录》卷二：

庚申八月，太子请两殿幸本宫清霁亭，赏芙蓉、木犀。韶部头陈盼儿捧牙板歌“寻寻觅觅”

一句，上曰：“愁闷之词，非所宜听。”顾太子曰：“可令陈藏一撰一即景快活《声声慢》。”先

臣再拜承命，五进酒而成。二进酒，数十人已群讴矣。天颜大悦，于本宫官属支赐外，特赐百

匹两。词曰：“澄空初霁，暑退银塘，冰壶雁程寥寞。天阙清芬，何事早飘岩壑。花神更裁丽质，

涨红波、一奁梳掠。凉影里，算素娥仙队，似曾相约。　　闲把两花商略。开时候、羞趁观桃

阶药。绿幕黄帘，好顿胆瓶儿着。年年粟金万斛，拒严霜、绵丝围幄。秋富贵，又何妨、与民

同乐。”

按，庚申为宋理宗景定元年（1260），“先臣”指陈世崇之父陈郁，字藏一。这是宫中赏花宴会的“群唱”，

由教坊数十人演唱。

宋代文献，也有把“群唱”称为“合唱”的，如《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

①　“聚明良”一语的出处，得到北京大学中文系孙静教授的指教提醒，特志谢忱。

②　据《宋史·乐志十七》载，天圣中，仁宗“尝问辅臣以古今乐之异同，王曾对曰：‘古乐祀天地、宗庙、社稷、

山川、鬼神，而听者莫不和悦。今乐则不然，徒虞人耳目而荡人心志。自昔人君流连荒亡者，莫不由此。’帝曰：‘朕于

声伎固未尝留意，内外宴游皆勉强耳。’”宋孝宗对唱词的态度，正好可以同仁宗的这两句辩解对照解读。

③　《说库》本，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6 年重印。

④⑤　《笔记小说大观》本，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 1983 年重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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寿”条记载北宋天宁节宫廷宴会（徽宗寿辰赐宴）整套乐舞表演中的节目：“第五盏，御酒，独弹琵琶。

宰臣酒，独打方响。凡独奏乐，并乐人谢恩讫，上殿奏之。百官酒，乐部起《三台》舞如前。毕。……

乐作，群舞合唱，且舞且唱，又唱《破子》毕。”

又如周密《癸辛杂识》续集卷下“多景红罗缠头”条：“张于湖知京口，王宣子代之，多景楼落成，

于湖为大书楼扁，公库送银二百两为润笔，于湖却之，但需红罗百匹。于是大宴合乐，酒酣，于湖赋词，

命妓合唱，甚欢，遂以红罗百匹犒之。” 这是官府宴会合乐的“群唱”。

“齐唱”也是多见于宋代文献的说法。如晏殊《拂霓裳》：“乐秋天。晚荷花缀露珠圆。风日好，数

行新雁贴寒烟。银簧调脆管，琼柱拨清弦。捧觥船。一声声、齐唱《太平年》。”词中所说用于齐唱的

《太平年》，是宋词词调，又作《太平年慢》，北宋时曾经传到高丽宫廷 。又晏殊《望仙门》：“太平无

事荷君恩。荷君恩，齐唱《望仙门》。”高观国《玉楼春》：“卫姬郑女腰如束，齐唱阳春新制曲。曲终

移宴起笙箫，花下晚寒生翠縠。”辛弃疾《鹊桥仙》：“今朝盛事，一杯深劝，更把新词齐唱。”梅坡《千

秋岁引》：“齐劝芳樽斟玉液，齐唱新词翻玉笛。”又如赵长卿《临江仙》：“水调悠扬声美，幽情彼此心知。

古香烟断彩云归。满倾蕉叶，齐唱《传花枝》。”此词小序说：“夜坐更深，烛尽月明，饮兴未阑，再酌，

命诸姬唱一词。”  词中用于“齐唱”的《传花枝》，也是词调名，在宋词中，最早见于柳永《乐章集》，

入大石调 。

从上可见，“群唱”一般是较为大型的宴会上的表演形式，宫廷、官府宴会以及一些贵族的家宴也

都采用。

关于“群唱”的材料，最著名的是周密《齐东野语》卷二○关于张镃的一段记载：张镃功甫，号约斋，

循忠烈王（张俊）诸孙，能诗，一时名士大夫，莫不交游，其园池声妓服玩之丽甲天下。张镃尝在家

中开牡丹会，宴请宾客赏花：

众宾既集，坐一虚堂，寂无所有。俄问左右云：“香已发未？”答云：“已发。”命卷帘，则

异香自内出，郁然满坐。群妓以酒肴丝竹，次第而至。别有名姬十辈皆衣白，凡首饰衣领皆牡丹，

首带照殿红一枝，执板奏歌侑觞，歌罢乐作，乃退。复垂帘谈论自如，良久，香起，卷帘如前。

别十姬，易服与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则衣紫，紫花则衣鹅黄，黄花则衣红，如是十杯，衣与花凡

十易。所讴者皆前辈牡丹名词。酒竟，歌者、乐者，无虑数百十人，列行送客。烛光香雾，歌吹

杂作，客皆恍然如仙游也。

当然这是南宋大贵族之家的豪奢行为，并非普通的“群唱”。但“群唱”的形式在一般较为大型的宴会

上还是很多见的。比较特别的是，“群唱”还用在大曲歌舞的表演中，成为大曲歌舞表演的重要组成部

分，如《齐东野语》卷一○载，《乐府混成集》中有《霓裳》一曲，“共三十六段，尝闻紫霞翁（杨缵）

云：‘幼日随其祖郡王曲宴禁中，太后令内人歌之，凡用三十人，每番十人，奏音极高妙。’” 《霓裳》

是著名的大曲，其中歌唱的段落显然是用“群唱”的方式表演。

①　《 辛杂识》，中华书局 1997 年版，第 209 页。

②　《太平年》为宋词词调，《高丽史·乐志二》载北宋时传至高丽的无名氏作《太平年慢》一首：“皇州春满群芳

丽。散异香旖旎。鳌宫开宴赏佳致。举笙歌鼎沸。　　永日迟迟和风媚。柳色烟凝翠。唯恐日西坠。且乐欢醉。”《全宋词》

据以收录（第 3829 页）。

③　《全宋词》，第 1811 页。

④　见《乐章集》卷上，《彊村丛书》本。

⑤　《齐东野语》卷二○，中华书局 1983 年版，第 374 页。

⑥　《齐东野语》卷一○，第 18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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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歌舞演唱

曲子词作为音乐文学，与舞蹈本来就是孪生艺术，从产生的初期开始，就与舞蹈关系密切。唐宋

词词调有许多本来就是歌舞曲，早期的曲子词演唱就有大量与舞蹈相伴的形式。宋代歌词的演唱越来

越以“小唱”为主，但与舞蹈相伴或与舞蹈一体的歌唱仍是唱词的一种重要形式，仍然十分流行。见

于宋人记载的歌舞演唱，主要有以下两种形式，一种是大曲歌舞、队舞等各种歌舞曲的歌唱表演；一

种是歌舞伎个人载歌载舞的表演。

歌舞曲的歌唱表演，主要是指大曲、队舞及“转踏”等歌舞中与舞蹈相伴的唱词表演。这种表演

的场合，多是在宫廷宴会或士大夫家庭宴会上。

宫廷宴会中的歌舞表演，可以《东京梦华录》卷九“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记载北宋天

宁节宫廷宴会（徽宗寿辰赐宴）的一段乐舞表演为例：

第七盏，御酒，慢曲子。宰臣酒，皆慢曲子。百官酒，《三台》舞，讫，参军色作语，勾女童

队入场。女童皆选两军妙龄容艳过人者四百余人……舞步进前成列。或舞《采莲》，则殿前皆列莲

花，槛曲亦进队名。参军色作语问队，杖子头者进口号，且舞且唱。乐部断送《采莲》，讫，曲终

复群舞，唱《中腔》毕，女童进致语……参军色作语，放女童队，又群唱曲子，舞步出场。

士大夫家宴的歌舞表演可以史浩《渔父舞》为例：

四人分作两行迎上，对筵立。渔父自勾，念：“ 城中有蓬莱岛，不是神仙那得到。万顷澄波

舞镜鸾，千寻迭嶂环旌纛。光天圆玉夜长清，衬地湿红朝不扫。宾主相逢欲尽欢，升平一曲渔家傲。”

勾念了，二人念诗：“渺渺平湖浮碧满，奇峰四合波光暖。绿蓑青笠镇相随，细雨斜风都不管。”

念了，齐唱《渔家傲》，舞，戴笠子：“细雨斜风都不管。柔蓝软绿烟堤畔。鸥鹭忘机为主伴。

无羁绊。等闲莫许金章换。”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喜见同阴垂匝地，琼珠簌簌随风絮。轻丝圆影两相宜，好景侬家披得去。”念

了，齐唱《渔家傲》，舞，披蓑衣：“好景侬家披得去。前村雪屋云深处。一棹清歌归晚浦。真佳趣。

知谁画得归缣素。”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波面初惊秋叶委，风来又觉船头起。滔滔平地尽知津，济涉还渠渔父子。”念了，

齐唱《渔家傲》，舞，取楫鼓动：“济涉还渠渔父子。生涯只在烟波里。练静忽然风又起。赢得底。

吹来别浦看桃李。”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碧玉粼粼平似掌，山头正吐冰轮上。水天一色印寒光，万斛黄金迷俯仰。”念了，

齐唱《渔家傲》，将楫作摇橹势：“万斛黄金迷俯仰。轻舠不碍飞双桨。光透碧霄千万丈。真堪赏。

恰如镜里人来往。”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手把丝纶浮短艇，碧潭清泚风初静。未垂芳饵向沧浪，已见白鱼翻翠荇。”念了，

齐唱《渔家傲》，取钓竿作钓鱼势：“已见白鱼翻翠荇。任公一掷波千顷。不是六鳌休便领。清昼永。

悠扬要在神仙境。”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新月半钩堪作钓，钓竿直欲干云表。鱼虾细碎不胜多，一引修鳞吾事了。”念

了，齐唱《渔家傲》，钓，出鱼：“一引修鳞吾事了。棹船归去歌声杳。门俯清湾山更好。眠到晓。

鸣榔艇子方云扰。”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提取赪鳞归竹坞，儿孙迎笑交相语。西风满袖有余清，试倩霜刀登玉缕。”念了，

齐唱《渔家傲》，取鱼在杖头，各放鱼，指酒尊：“试倩霜刀登玉缕。银鳞不忍供盘俎。掷向清波

①　《东京梦华录》卷九，第 22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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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圉圉。休更取。小槽且听真珠雨。”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念诗：“明月满船唯载酒，渔家乐事时时有。醉乡日月与天长，莫惜清尊长在手。”念了，

齐唱《渔家傲》，取酒尊，斟酒对饮：“莫惜清尊长在手。圣朝化洽民康阜。说与渔家知得否。齐稽首。

太平天子无疆寿。”起，面外稽首祝圣。唱了，后行吹《渔家傲》，舞。

舞了，渔父自念遣队：“湖山佳气霭纷纷，占得风光日满门。宾主相陪欢意足，却横烟笛过前

村。歌舞既终，相将好去。”念了，后行吹《渔家傲》，舞者两行引退，出，散。

《渔父舞》是一种小型队舞，也是宋代队舞的代表性作品之一。表演主角为“渔父”，另有四人参加。

《渔父舞》的表演也由勾队致语开始，念一首诗，介绍舞蹈的环境、内容。勾队之后，进入正式舞蹈，

共分八段，每段念诗一首，唱《渔家傲》词一段，共唱八首词。舞蹈则分为戴笠子、披蓑衣、划楫、

摇橹、钓鱼、得鱼、放鱼、饮酒八段，表演渔父的生活内容。最后再以《渔家傲》曲词伴舞一段，

自念遣队词，在《渔家傲》乐曲中退场。值得注意的是其中念诗、唱词和舞蹈的配合，先是在《渔

家傲》乐曲中起舞，舞过一遍之后，念诗，此时应无舞蹈，只是朗诵。念过诗之后，齐唱《渔家傲》

词，此时则是边舞边唱。诗与词的衔接，是词的起句重复诗的末句，造成词响应诗的效果，这一点

与转踏歌舞极为类似。这种形式反复八段，诗和词的内容分别与各段表演的舞蹈动作相配，与舞蹈

情节相合。唱词的表演性特点，在这里体现得十分鲜明，歌词内容的表演性和演唱时与舞蹈相合的

表演性都很鲜明。

以上两例，大略可见宋代歌舞表演中唱词的配合情形。见于宋代文献中的歌舞曲的歌唱表演，情

形较为复杂丰富，限于篇幅，此处不再一一举例。关于“转踏”歌舞的唱词表演，可参看拙文《宋代“转

踏”歌舞与歌词》 。

在宋代曲子词的演唱中，还有一种载歌载舞的形式也十分常见，主要是小型宴会上由歌舞伎一人

承担的演唱。唱词的歌伎，许多都是歌舞兼长的，这从唐五代词起就有许多描写，如五代毛熙震《后

庭花》描写一位歌舞兼擅的舞伎：“轻盈舞妓含芳艳。竞妆新脸。步摇珠翠修蛾敛，腻鬟云染。　　歌

声慢发开檀点。绣衫斜掩。时将纤手匀红脸，笑拈金靥。”  宋词中同样有许多载歌载舞的具体描写，

如柳永《长寿乐》：“向尊前，舞袖飘雪，歌响行云止。”柳永《思归乐》：“皓齿善歌长袖舞。”晏殊《少

年游》：“风流妙舞，樱桃清唱，依约驻行云。”晏几道《鹧鸪天》：“舞低杨柳楼心月，歌尽桃花扇底风。”

这些都是载歌载舞的形式，歌伎的表演，舞和歌，相辅相成，相得益彰。载歌载舞的形式还有几点应

注意。一是载歌载舞者，不限于一般小词的演唱，也见于较大型的歌舞曲的演唱，如上引史浩《渔父舞》

中唱词的部分，就是边舞边唱的。又如转踏歌舞的表演，也是由舞队边舞边唱 。二是载歌载舞的演

唱主要由歌舞伎承担，但也有士人自歌自舞的。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一一：“淮宁府城上莎，犹是

公（钱惟演）所植，公在镇，每宴客，命庞籍分行刬袜，步于莎上，传唱《踏莎行》，一时胜事，至今

称之。” 按《踏莎行》词调本是一种歌舞曲，曾在北宋时传到高丽 ，钱惟演和庞籍等人分行传唱《踏

莎行》，是自歌自舞的例子。不过士人的这种自歌自舞的情况在宋代并不多见，这和宋代士大夫文化性

格有关，北宋刘攽《中山诗话》曾说“古人多歌舞饮酒”，“今时舞者必欲曲尽奇妙，（士人）又耻效乐

①　史浩《 峰真隐大曲》卷一，《彊村丛书》本。

②　载《立雪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年版，第 527—553 页。

③　《花间集》卷一○，李一氓校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 

④　参见拙文《宋代“转踏”歌舞与歌词》。

⑤　《能改斋漫录》卷一一，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328 页。

⑥　《高丽史》卷七一《乐志二》载：“文宗二十七年二月乙亥，教坊奏女弟子真卿等十三人所传《踏莎行》歌舞，

请用于然灯会，制从之。”高丽文宗相当于北宋神宗时代，真卿应是北宋朝廷应高丽之请派往高丽传习歌舞的女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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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益不复如古人常舞矣” 。

除了以上两种形式，宋代歌舞演唱还有舞蹈、唱词分别由舞者、歌者交替进行 ，歌者为舞蹈伴唱，

或舞者为歌唱助兴等情形 。在这些场合，一般是舞则不歌，歌则不舞，也可以说是舞者不歌，歌者不舞。

总之，宋词中歌舞演唱的表演形式比较复杂，采用什么形式，和表演规模、表演目的、表演场合

有关，也和词调乐曲类型有关，大曲和队舞的表演有唱词相伴，即使小词的歌唱也有伴以舞蹈的情形。

有的词调，演唱时可能就要求伴以舞蹈如《踏莎行》。有人认为词的演唱和舞蹈的关系是“大曲歌舞相

合，而小唱则歌而不舞” 。这一判断显然忽略了曲子词演唱形式的复杂性，不太符合实情。

总　　说

宋代曲子词演唱的以上几种形式，以“小唱”流行最为广泛。而且“小唱”也有边歌边舞的，因

此可以说“小唱”是宋词演唱的最主要形式。几种形式相比，群唱和歌舞演唱，更多用于娱乐、仪式、

社交、应酬的场合，其目的主要是娱乐。“小唱”则除娱乐、应酬等目的之外，演唱时涉及较多抒情的

因素，有更好的抒情效果，更能充分发挥歌词作品的抒情作用。

总之，在宋代，演唱是实现曲子词艺术功能的重要手段，可以说，如果没有演唱，作为音乐文学的词，

其艺术元素就不完整。总结以上，对词的演唱可以有以下几点认识。

第一，宋代，演唱是实现曲子词艺术功能的重要途径，词虽然可以通过文字文本阅读欣赏，但主

要的艺术功能要在演唱之中才能完整实现，演唱的水平高低直接关系到一首词的艺术审美效果能否充

分发挥。虽然宋代并不是所有的歌词作品都曾经付诸演唱，也不是所有歌词都能唱，但在宋人看来，

词毕竟是如李清照《词论》所言，是以“可歌”作为基本要素的，“可歌”方为本色的词，如不可歌，

词的音乐文学性质也就无从完全体现，其艺术功能的实现也就是不完整的。

第二，词的演唱又是歌唱者对歌词内容的二度创作，演唱的过程是对词的感情内容作诠释的过程，

使词的感情内容和风格通过演唱充分地表达出来。这会影响到词的风格表现。更重要的是，词调的声

情风格和歌词感情内容之间的配合，要靠演唱者的诠释演唱进行调整，用同一个词调歌唱不同内容的

歌词时，就声情内容的配合而言，这个调整十分重要，演唱水平的高低就要从这里衡量。吴小如先生

《词学论荟题记》引杨荫浏先生说：同一词牌的乐调，只能说基本相同，但实质上却从来没有绝对相同，

分毫不差的，具体的声腔也必然由于各具特色而有所差异 。同一词调与不同内容歌词之间的感情风

格差异，就要靠演唱者在演唱中进行调整使之谐和。当然在宋词已失去乐谱的情况下，演唱的这一层

意义已经退居幕后，以至于今天我们对词调的音乐声情的认识已经十分模糊，比如李清照的《声声慢》

和陈郁的所谓“快活《声声慢》”如何统一于同一词调的声情风格之下，感情完全不同的两首词其歌词

内容风格和词调声情如何实现谐和，其中详情都很难弄清楚了。

第三，词的演唱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词人为应歌而作词，歌者的演唱又是二度创作，歌者

①　《历代诗话》本，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294 页。

②　参见史浩《花舞》：“……后行吹《三台》……舞上花茵，背花对坐，唱《折花三台》……又唱……唱了，起舞，

后行吹《折花三台》一遍。舞讫，相对坐，取盆中花插头上，又唱……又唱……唱了，侍女持酒果置茵上，舞，相对自饮。

饮讫，起舞《三台》一遍，自念遣队……”又史浩《剑舞》：“乐部唱《剑器》曲破。作舞一段了，二舞者同唱《霜天晓角》……

乐部唱曲子。作舞《剑器》曲破一段，舞罢，二人分立两边。……乐部唱曲子。舞《剑器》曲破一段，作龙蛇蜿蜒曼舞

之势。”（均见《 峰真隐大曲》卷二，《彊村丛书》本）

③　舞者以舞容为歌唱助兴的表演，见史浩《柘枝舞》之“花心”扮演者在舞蹈前的念语所说：“但儿等名参乐府，

幼习舞容。当芳宴以宏开，属雅音而合奏。敢呈末技，用赞清歌。”（《 峰真隐大曲》卷二，《彊村丛书》本）

④　陈能群《论大曲与小唱之不同》，《同声月刊》第 1卷第 9号（1941 年）。

⑤　见《文学评论》1986 年第 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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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对词的内容作诠释演绎，并作不同的艺术处理，词的内容又是从歌者角度去表达，因此词的抒情主

体其实是双重的，即词作者和歌者的双重主体。大部分应歌之词都不能简单看作是词人夫子自道。起

码在歌唱的当时，其抒情主体是双重的。当词不再付诸歌唱之后，这一特点也相应消失，但在词的抒

情特点上仍留下了痕迹。这一点，今天读词时应该特别注意。

第四，词的演唱在当时又是与写作相表里，互为促进的，演唱的需要促进了歌词的写作，唱词作

为文化生活的重要内容，广泛流行，各个社会阶层都把唱词作为重要的文化消费对象，这个局面促进

了词的创作的繁荣和发展，如果离开“唱”这一环节，词的创作兴盛的现象就不大容易解释。因此，

研究词史，就不能不研究“唱”。

第五，演唱又是宋词传播的主要方式。无论小范围的传播还是大范围的流传，都是以歌妓乐工的传唱

为主。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记载一西夏归朝官说：“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这个“歌”字是关键。

关于词的演唱与传播的关系，王兆鹏《歌妓唱词及其影响》一文有较全面的考察，可以参看 。

最后，引一个故事结束本文。北宋王辟之《渑水燕谈录》卷七记载：“石曼卿天圣、宝元间以歌诗

豪于一时。尝于平阳作《代意寄师鲁》一篇，词意深美。……曼卿死后，故人关咏梦曼卿曰：延年平

生作诗多矣，独常自以为平阳《代意》一首最为得意，而世人罕称之。能令予此诗盛传于世，在永言尔。

咏觉，增广其词，度之节拍，引以声韵，于是天下争歌之。他日，复梦曼卿谢焉。” 《诗话总龟》前

集卷三五亦载其事，谓关咏将石延年诗改写为歌词，“度以《迷仙引》，于是人争歌之” 。这个故事

带有一点传奇色彩，但对了解词的歌唱传播特点，却非常有帮助。石延年字曼卿，是北宋仁宗时期“以

歌诗豪于一时”的著名诗人，当时被称为“诗豪”。关咏字永言，生卒年不详，宋仁宗朝曾任秘书监等职。

石延年《代意寄师鲁》诗，以诗歌的形态存在时，“世人罕称之”，而关咏改写为歌词之后，结果大不相同，

确实是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下面不妨看看石延年的原诗和关咏的改作，比较一下二者的差别：

　　　　　　　　　　　　　　石延年《代意寄师鲁》

十年一梦花空萎，依旧山河损桃李。雁声北去燕西飞，高楼日日春风里。眉黛石州山对起，

娇波泪落妆如洗。汾河不断天南流，天色无情淡如水。

　　　　　　　　　　　　　　 关咏《迷仙引》词

春阴霁。岸柳参差，袅袅金丝细。画阁昼眠莺唤起。烟光媚。燕燕双高，引愁人如醉。慵缓

步，眉敛金铺倚。嘉景易失，懊恼韶光改，花空萎。忍厌厌地。施朱粉，临鸾鉴，腻香销减摧桃

李。　　独自个凝睇。暮云暗，遥山翠。天色无情，四远低垂淡如水。离恨托、征鸿寄。旋娇波、

暗落相思泪。妆如洗。向高楼、日日春风里。悔凭栏，芳草人千里。

关咏的改作，从艺术上看，并不比石延年原诗更好，却“天下争歌之”，确实值得玩味。关咏其人，并

不以词著名，他流传至今的词只有这首据石延年诗改写的《迷仙引》，但是他为了使友人的诗歌能够“盛

传于世”，并没有采用其他方法，而是把它改写为歌词，让它伴随音乐传唱。从“天下争歌之”的结果

看，他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个故事包含的深意，正好可以引苏轼的两句诗作为注脚：

“试问高吟三十韵，何如低唱两三杯？”

［作者简介］张鸣，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发表过论文《宋金“十大曲”（乐）笺说》等。

①　见王兆鹏《唐宋词史的还原与建构》。

②　《渑水燕谈录》卷七，中华书局 1981 年版，第 88 页。

③ 《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五引《古今诗话》，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344 页。

④　诗词均据《诗话总龟》前集卷三五引《古今诗话》。

⑤　苏轼《赵成伯家有丽人，仆忝乡人，不肯开樽，徒吟春雪美句，次韵一笑》，《苏轼诗集》卷四七，中华书局

1982 年版，第 2526 页。


